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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大学专项计划学生的非认知表现
——基于“负担综合征”的质性研究

吴秋翔，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一直以来，专项计划学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质疑他们高考成绩较低、大学学业表现

不佳等声音。然而，劣势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以及受专项计划倾斜等因素亦使通过政策倾斜得以进入重点

大学的专项生产生自我怀疑、不自信、压力大等非认知问题。本文通过访谈 3所重点大学的专项生，以“负

担综合征”为理论基础对其非认知表现进行解读，该理论描述了一种无法内化个人成就、怀疑自我能力、认

为自己“名不副实”的心态。研究发现：专项生把成功录取归因为政策、他人帮助、运气等外部因素，诱发了

“负担综合征”；他们了解自己缺乏学业与能力准备，希望通过额外努力来弥补，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他

们在与同伴比较的压力下倍感焦灼，通过回避比较来掩饰差距；他们拒绝被当成特殊群体对待，因害怕被发

现专项生身份而回避受助。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专项生的独特性，把“负担综合征”作为其显性且特殊的非认

知表现，并建议通过加强入学适应辅导、开展团体心理互助、构建正向舆论反馈、积极应对学业失败等途径

缓解相应的负面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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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whole society. Many people question their low score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universities. Meanwhile, these students are prone to self-doubt, low self-confidence,
high pressure and other non-cognitive problems due to their disadvantaged family background, the early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enrollment of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 of students from
three eli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mpostor Syndrome. This theory describes a psychological pattern that
people are unable to internalize achievements, doubt their ability and believe themselves unworthy of the title. The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olicies, others’help and luck,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Imposter Syndrome. They understand their
lack of academic and skill preparation, and want to make up for it with extra effort, thereby falling into the cycle of
Impostor Syndrome. They suffer from anxiety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paring themselves to their peers and
therefore hide the gap by avoiding comparison. In addition, they refuse to be treated as a special group and refuse
help for fear of the exposure of their special status. This study further clarifies the uniqueness of students enro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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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以来，我国实施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

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通过给予专门的招生倾斜增

加他们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专项计

划在帮助弱势阶层学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方面

发挥了显著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但我们也

必须承认，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下文简称“专项生”）

大多享受分数优惠，其原本高考成绩并不一定达到重

点大学在生源地相应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例如，2019

年北京大学在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中，以高考

成绩过低、学生可能无法完成学业为由退档两名考

生，虽然北大最后对两名学生予以“补录”，但他们与

统招生之间超过100分的录取分差仍是事实。公众舆

论从来不乏对专项生的质疑，认为他们的学业表现难

以符合高水平大学的严格要求[1]；重点大学招收的是

国家精英，应根据高考分数平等对待[2]。同时，政策受

惠学生也可能因降分录取的刻板印象而自我怀疑[3]，

认为自己与他人存在“天生的差距”，产生心理的挫败

与失落[4]。“他们（我）真的配在这里学习吗”“没有专项

计划，他们（我）还能进这所大学吗”等问题出现在社

会公众与专项生自己的脑海中。因此，本文引入心理

学“负担综合征”的理论视角对专项生的心理状态进

行刻画，通过质性访谈走进38位专项生的内心世界，

试图解释家庭背景、早期教育、受专项计划倾斜等经

历如何作用于学生的非认知表现，找到他们身上更为

独特、显性的心理特征以及内化这些经历的方式，以

期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突破潜在的心理困境。

二、理论与文献述评

（一）“负担综合征”的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1978年，Clance和 Imes[5]发现那些获得成功（如取

得学位或学术荣誉、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较高成绩

等）的女性无法内化个人的成功感，始终怀疑自己获

得的成绩，认为自己不配拥有这些成就，是欺骗了别

人，并担心最终会因暴露自己的能力不足而被他人视

为“欺诈”（Fraud），例如女学生们经常幻想自己被大学

录取是因为招生委员会的一个失误。他们将这种特

征表现命名为“负担综合征”（Impostor Phenomenon，或

Impostor Syndrome）①。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人往往已

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将其视为运气、他人帮助等外

部因素的结果，而非自身的才智与能力使然，或将失

败归因于自身的缺点，并持续放大不足[6]。经历者觉

得自己像个骗子，自身的才能配不上所获得的成就，

因此在成就、外部评价与自我评价的冲突中产生信心

危机和理性失败[7]。目前，研究人员认为“负担综合

征”是一种负面的心理特征，是对特定刺激和事件的

反应，广泛发生在大学生、专业人士和不同文化背景

的各类人群中[8]，但有着特殊经历的特定人群发生概

率更高，如女性、第一代大学生、心理状况不佳者、少

数族裔、低阶层人群以及学业准备不足的学生等[9-10]。

“负担综合征”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受其影响的

人生活质量普遍下降，抑郁和焦虑症状明显增加[6]，且

与自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1]，会显著降低个体的心

理健康水平[12]。经历者会表现出明显的自卑与不自

信，很难接受外界对自己成就的赞扬，不断将那些负

面反馈导向自己确实存在缺陷、错误或失败[5]，容易产

生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倾向，并由于先前的成功而

对未来可能的失败产生非理性恐惧[13]。他们会不自觉

地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中：当他们选择面对任务

时，会产生过度努力行为并把成功视为努力工作的结

果；当他们选择逃避任务时，会产生拖延行为并把可

能成功的结果视为“运气”使然。在获得了短暂的心

安与好感之后，他们会继续自我怀疑、放大不足并否

定成功，周而复始[5]。这样一种负面的心理状态使得

经历者陷入了实际控制其生活、情绪、思想和行为的

情景中。以学生群体为例，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平庸、

不合格、无能甚至是愚蠢的，这种错觉超越了他们的

学术工作、专业职务、领导角色与个人生活[14]；他们常

常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准备不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and identifies Impostor Syndrome as a dominant and
specific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them. It also recommends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mindset by strengthening
guidance in the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conducting team psychological mutual assistance, constructing positive
opinion feedback, and facing academic failure positively.

Keywords: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imposter syndrome;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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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或质疑自己取得成功的原因，从而否定自身的能

力[8]，如少数族裔学生会怀疑自己是否因“肯定性行

动”（Affirmative Action）而被录取，这些无法内化的情

绪使得学生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从而给学业表现

带来负面影响[15]；这些学生还容易产生极强的回避性

行为，如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导师，避免与教职员工和

其他同学互动，选择那些资源较少或者标准模糊的课

程或学科，最后将自己彻底边缘化[16]。

（二）专项计划学生的大学表现

目前，对于专项招生倾斜学生的质疑普遍源自错

配（Mismatch）的理论观点，即受惠学生与录取院校是

否匹配[17-18]，特别是在中国“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

考录取中，一分之差会决定学生的录取与否。这种错

配思想也导致许多微观研究对专项生大学期间学业

排名、GPA、毕业率等认知能力方面的关注，即探讨专

项生是否达到了录取院校的学习要求，他们与统招学

生或同样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非专项生之间是否存

在学业差距。例如，大量研究都发现专项生大学期间

的学业表现存在一定劣势，他们的平均学分绩点普遍

低于统招生[19]，挂科率更高[18]，这一现象在大学初期更

为明显[20]。也有研究认为，从学业追赶的角度来说，专

项生与统招生的学业差距从入学到毕业会逐步缩

小[1]。有学者将这种学业差距归因为以高考成绩和受

惠分为代表的既有学业能力的不足[19]，或是由学习生

活环境转换大、学业适应程度低等适应性因素所导

致[2，21]。前者依然是一种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再讨论，

而后者显然开始关注学生的非认知领域。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重视专项生的非认知表

现，尝试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并将非认知表现作为

与学业成绩等认知指标高度相关的因素。非认知表

现广义上包含人格、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态度和信

仰、社会和情感品质等[22-23]。从常见心理指标来看，有

研究发现专项生自尊水平低于参照组群体[24]，他们常

感到自卑、压力大，认为自己不如人[25]。熊静和杨颉[4]

从文化整合视角发现，专项生若能从家庭场域中获取

积极的情感支持力量，重塑自我身份认同，就能实现学

业融入与进步。牛新春等人[17]用坚毅品质来解读专项

生的学业进步，认为他们从入学到毕业时精神风貌有

较大改变，其内部异质性取决于大学期间的学业进步。

综上，笔者高度认同应关注专项生的非认知表

现，那些我们无法直观地利用分数、排名等指标反映

的内在情况亦可帮助我们剖析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

习、成长与适应过程，并且一定程度上解释学生的行

为表现。同时，目前对专项生非认知方面的讨论仍然

使用常见的分析工具和指标，这些研究确实发现了专

项生具有部分显性的非认知特征，但似乎相应的表现

与解释同样适用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其他群体，例如环

境转变巨大的农村统招学生或同属家庭经济困难的

城市学生，尚未切准专项生的独特性。因此，本文尝

试采用“负担综合征”这样一个解释工具，一方面能够

在非认知框架下继续探讨专项生的表现，另一方面对

标美国有关肯定性行动录取的少数族裔学生心理特

征的研究，该理论或能同样解释我国专项生具有的特

殊问题。如果专项生真的存在这样一种负面的心理

表现，大学就应当思考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

更好地支持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3所执行（国家、高校）专项计划的重点

大学展开，包括 1所综合类院校（入选“985工程”和

“211工程”）、1所理工类院校（入选“985工程”和“211

工程”）以及1所师范类院校（入选“211工程”）。通过

焦点团体访谈的方式访谈38名专项生，其中24人通

过国家专项计划录取，14人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录取。

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的报考经历、入学适应以及在学

期间的体验。

四、专项计划学生“负担综合征”的具体表现

（一）专项生把成功录取归因为政策红利、他人帮

助甚至是运气，诱发“负担综合征”

专项生在叙述自己的报考经历时存在明显的共

性，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成功录取的原因归结为专项

计划的政策优惠与学校、老师的指导帮助。首先，他

们承认自己获得了分数优惠，并且意识到与统招生之

间存在实质性的分数差距。81.6%的访谈对象获得了

专项计划的分数优惠，如“国家专项计划降低了20~40

分，但高校专项计划给我降了100多分，这让我非常意

外（AS03b）”。其次，他们把得以进入重点大学的原因

归结为政策红利，即使那些考试成绩已经达到高校统

招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也认为政策让自己选到更好的

专业。比如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是

进不来的，而且进的是计算机专业，是比较强的学科

（BS24b）”。最后，学生们大多使用一种庆幸的口吻，

“试一试（AS13a）”“碰运气（AS07a）”“意外（AS03b）”

“幸运（CS38a）”等表述频现。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当时

并没有刻意关注专项计划，只是听从老师安排或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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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因为运气好才能够“侥幸”进入重点大学。比如

有受访者表示，“在填写志愿的时候，老师突然通知我

们有这个提前批项目，有50%的同学填报了专项计

划，大家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AS13a）”。这种依赖运

气的心态会不自觉地给他们留下“名不副实”的自我

认知，如“我并不属于这里”“如果没有政策扶持，没有

别人的帮助，没有运气，我进不了现在的大学”。这种

将所获成功归因于政策红利、他人帮助甚至是运气的

行为，符合“负担综合征”的基本特征。

（二）专项生了解自己缺乏学业与能力准备，希望

通过额外努力来弥补，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

通过访谈发现，专项生清楚自己在学业准备和综

合能力方面存在的劣势，他们会把这些差距与原生家

庭背景和早期教育经历联系起来，如“我们（专项生）

的家庭背景大多是工薪阶层或者农民家庭，与周围一

些同学的差别体现在思维方式上（AS11a）”。同时，他

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其他同学区分开来，如“我是

贫 困 专 项 进 来 的（BS19a）”“ 他 们 城 市 里 的 学 生

（CS28a）”等。这种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群体隔离意识，

恰恰表现出他们在意自己的特殊性，在意通过专项计

划录取的经历。

与“负担综合征循环”相吻合的是，专项生希望通

过努力这一途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只聚焦学业

上的投入，如“别人去参加学生活动、社团，我就去看

书做题，感觉比别人多花了好几倍的时间，努力就能

看到结果（CS30a）”。部分研究认为，弱势群体学生更

注重学业投入而非社会性投入是“出于相对优势的考

虑和某种优等生的惯性”[17，26]。我们的研究同样发现

专项生在学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与之不同

的是，“负担综合征”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个

体对取得成功的不当归因导致其产生过度努力的掩

饰行为。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对学业的投入

更多，源于自身因受政策倾斜而产生了“名不副实”的

潜在怀疑，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和避免他人发现自身

能力的不足促使他们不断努力，并且强调成功是努力

的结果。即使他们最终获得了一定成就，这个过程也

让他们不断处在一种负面的认知中，伴随着每个（行

为）周期的循环继续自我怀疑、不安和焦虑，强化了

“负担综合征”的固有认识。

（三）专项生在与同伴比较的压力下倍感焦灼，通

过回避比较来掩饰差距

把自己与同伴相比较是“负担综合征”的典型行

为。一方面，他们通常会高估别人的才智与能力；另

一方面，尽管陷入对自我能力的怀疑中，他们仍然强

烈希望自己看起来是聪明的或与他人没有区别[2]。在

与同伴的比较中，专项生形成两种比较的逻辑。其一

是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感知到来自同伴的压力。比如

有受访者表示：“专项计划进来的学生有两种：第一种

是成绩好的学生，但进来之后对比周围同学，除了学

习好，其他方面一无是处；第二种是成绩特别不好的

学生，这样和别人相比，就更一无是处（AS11a）。”其二

是通过回避比较，努力显示自己与他人没有区别。比

如有受访者表示，“只是通过这个政策进入学校，其他

的都和别的同学没有差别（CS38a）”“我也不和别人

比，所以觉得自己和大家都一样（BS17a）”，但这种表

述与前文他们所表现出的群体隔离意识相矛盾，因而

笔者推断这很可能也是一种掩饰行为。与文化社会

学的解释相一致的是，面对现实的差距，即使曾是“学

霸”的专项生也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试图通过

转学或转专业来逃避[4]。这样一系列的回避行为归根

结底还是源于接受了专项计划政策的倾斜，学生的确

在意与同伴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由“分不如人”到“事

事不如人”的想法。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试探这种

差距的变化，因为一旦差距缩小甚至消除，就能证明

自己配得上所获成就，是名实相符的。因此，这样一

种从同伴身上获得的压力与其自我回避的认知给专

项生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他们在通过努力获得认可

和暂时的良好感觉后，会再次回到“负担综合征循环”

中，重复自己对成功和能力的怀疑，进而对现实表现

和未来发展产生“迷茫（AS15a）”。

（四）专项生拒绝被当成特殊群体对待，因害怕被

发现专项生身份而回避受助

如今，“专项生”已然成为一种身份标签。录取环

节的分数优惠使得有无专项计划本质上决定着这些

学生能否进入重点大学，这更容易让他们对自身的能

力产生怀疑。在他们的心中，专项生的称呼犹如一道

“疤痕”，害怕被别人发现，想要极力回避与抹去。“英

雄不问出处，我并没有把它（专项生）想成一个特殊的

群体，需要特殊的关怀（CS30a）”“学校没有必要给予

特殊的关照，让人平等地发展就很好（AS11a）”，从受

访者的这些表述中，我们能够读到一种强烈回避专项

生身份的情绪，他们希望通过外界的平等对待甚至是

忽略来淡化他人及自己对于专项生身份的标识。他

们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具有劣势，但仍坚称不需要额

外帮助，甚至放弃了那些原本提供给他们的帮扶机

会。有受访者表示，“大家不会太积极地去申请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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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学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但其实

发现它（助学金）就是为我们设置的（AS07a）”“还是想

把这个（给专项生的）补贴留给更需要的人（BS24b）”。

同样的证据来自A、B两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的访谈：

学校有针对专项计划新生的奖助学金，但相较于家庭

经济困难的非专项学生，专项生申请的比例并不高。

这些学生纵使存在实质性的困难，也认为有人比他们

更需要帮助。有关“负担综合征”的先行研究描述了

经历者存在大量的回避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仅体现在

和同伴之间的比较中，还体现在个人完成学业挑战以

及良性的师生互动上[1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了

更为严重的、出自学生主观意愿的回避行为。他们拒

绝受助，回避那些积极的、能够帮助他们走出一时困

境的援手，因为接受帮助就标志着他们的身份特殊，

因而会被区别对待，还意味着外界会发现他们的“名

不副实”，虽然这种想法只是他们的自我意识。

五、总结、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以“负担综合征”为理论基础，探讨专项生所

具有的部分显性且特殊的非认知表现。研究发现：第

一，专项生把自己进入重点大学归因于政策红利、他

人帮助乃至个人运气，诱发了“负担综合征”。他们认

为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因素，自己就没有能力进入所在

大学，产生了一种“名不副实”的自我认知。第二，专

项生在清楚认识到自身学业准备不足与能力缺失的

情况下，产生过度努力行为，并将所获成功归因于努

力而非个人才智和能力，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不

断固化这种负面的情绪。与已有研究结论所不同的

是，本文认为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学业投入的

理由也可能源于对自己“名不副实”的怀疑，是在自我

能力的信任危机下产生的掩饰行为。第三，陷入“负

担综合征循环”的专项生经常把自己和同伴进行比

较，要么承认技不如人而否定自己，要么产生强烈的

回避行为，掩饰自己技不如人，在同伴压力与自我回

避中逐渐迷茫。这种回避行为仍来自专项生在意的

成绩差距，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试探差距的变化。第

四，专项生强烈介意外界对其区别相待，不想被标签

化，害怕被他人发现自以为的“名不副实”，想要获得

平等对待，甚至为了回避（或怕被发现）专项生身份而

主动拒绝帮助。

笔者常在思考，专项计划学生有什么差异化的特

征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他们与那些更大规模的贫困地

区学生、农村学生或受政策优惠倾斜的学生有何区

别，似乎诸如努力学习、回避挑战等情况也常见于其

他群体。若能回答这一问题，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本文要使用“负担综合征”来分析专项生的非认知表

现。对此，笔者认为专项生应是一个独立、特殊的群

体，他们的独特性一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在既往

成长过程与资源获取上存在劣势，满足同样出自寒

门的学生群体的普遍特征；二是他们在基础教育阶

段各自的学习场域中是优等生，尽管获得了一定的

分数优惠，但其在原高中学业表现出色，名列前

茅[24]；三是获得了实质性的考分优惠，在中国这样一

个分分计较的录取机制下，分数是筛选和比较的最

直观工具，“分不如人”的事实意味着可能无法获得

录取机会。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形成了一种特殊

的交叉性影响（Intersectionality），给专项生带来三组

意识上的冲突：第一组冲突是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变带

来的冲突，即小村庄、小县城的成长环境到大城市的

大学生活情境的转换；第二组是与同伴对比带来的冲

突，即在县域中学平民子弟中的出类拔萃与在重点大

学佼佼者中的普通平庸之间的落差；第三组是外部评

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即作为进入重点大学的专

项生在原中学、家乡人和亲人眼中获得成功的“骄傲

与尊重”[25]，同他们清楚意识到自己存在实质性分差与

能力差距之间的矛盾。这三组冲突叠加在一起，使得

专项生自我定位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动摇了他

们原有的心理建设与认知基础。他们找不到与同伴

比较的相对优势，发现不了自己的闪光点，进而只能

认为自己是平庸、无能与“名不副实”的。

专项生与同样来自农村或家庭经济困难但却通

过统招方式录取的学生以及获得分数优惠的自招生

和特长生也有很大差别。虽然那些家庭背景劣势的

学生同样遭受着环境变化带来的不适应，但身处劣势

的他们能够凭借实打实的高考成绩获得与相对优势

阶层学生等同的入学机会本就更加不易，这便给他们

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与激励作用，也容易形成一种不甘

示弱的精神品质。而就那些获得分数优惠的自招生

与特长生而言，即使其高考成绩与统招生相比存在一

定分差（特别是文体特长生），但其在学科竞赛、综合

能力、部分技艺等方面的特长带来的优势感很大程度

上能够弥补考试成绩差距带来的心理落差，自主招生

政策原本就旨在筛选常规高考无法识别的特殊人才。

因此，对标这些群体，专项生无疑承受着更多重的心

理自卑与精神负担，并与其原生家庭背景、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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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时的分数差距等因素相互作用，这种叠加的心理

负担使得他们落入更为不利的发展境况。

基于上述专项生问题的特殊性，本文使用“负担

综合征”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便具有更好的适用性。从

“负担综合征”的形成因素来看，社会地位、养育变量、

歧视经历、环境变化和学习者特征都会显著影响这种

负面心态的产生[27]，特别是当学生从一个较低阶层（如

工人阶层）转移到一个较高阶层（如高等教育机构）

时，他们更容易受到这种心理暗示[28]。同时，外界的歧

视与刻板印象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加剧了“负担综

合征”的形成[29]，这些因素都指向了专项生的特征与经

历。当然，与西方研究中少数族裔学生怀疑自己是否

通过“肯定性行动”等途径而被录取产生的“负担综合

征”所不同，这种录取原因是无法被验证的（如族裔、

家庭背景等只是美国大学综合评价录取考量的一部

分），而在我国的情境中，专项生清楚知道自己是否通

过倾斜性招生政策而被录取，了解自己在考分上的差

距。这种认识便会由怀疑转向确定，从考分延伸至学

生的各种能力表现，强化他们对整体自我能力的否

定，导致他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不配”在重点大学学

习，也使得“负担综合征”成为专项生具有的更加显

性、特殊的非认知表现。

同时，“负担综合征”可以较好地整合并连贯解读

专项生的心理状态与具体行为，包括从自卑、不自信、

自我否定等负面心态到过度努力、在同伴与挑战性学

习任务中的逃避等。这一理论视角能够将专项生的

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专项计划经历与大学期间的行

为表现联系起来，得到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解释。

例如，相较于农村非专项生出于“寻找相对优势”“保

持学习惯性”而过分聚焦学业投入的情况，本文认为

专项生存在类似行为可以有另一种潜在解释，即专项

生出于对自我意识中“名不副实”的掩盖而产生努力

行为，并试图缩小与同伴间的差距，或者直接逃避比

较来应对发展中的变化，逃离自我定位的坐标系。

最后，本研究丰富了以往“负担综合征”经历者回

避行为的类型。除了与他人比较、逃避互动和挑战性

任务外，专项生还存在回避受助的行为，这种行为具

有更强的主观意识，使其错失得以走出困境的机会。

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最想逃离的便是自己的

身份牢笼，但这个牢笼的锁恰恰是他们的内心。这也

就意味着对于如何支持专项生的成长与发展这一问

题，必须持有与以往不同的思路。目前，鉴于专项生

入学后有更大概率转化为贫困生与学困生，高校往往

有针对后两类群体的支持措施，如经济资助和学业辅

导。高校的人才培养并不与学生的招生方式直接挂

钩，也是出于防止专项生固化身份认知等目的。除此

之外，针对专项生所具有的特殊表现，高校应当给他

们提供更具针对性且经过巧妙设计的帮扶措施，这些

支持不应只是经济上与学业上的，更应关注他们的非

认知表现，在淡化专项生身份的同时，直面问题的本

源，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

（二）高校干预建议

首先，重视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帮助专项生更

好地认识自我、直面问题本源。当学生接触到新的环

境、压力和不熟悉的情况时，他们会对自己的成功与

能力感到不安，容易产生“负担综合征”[15]。这也就意

味着，大学第一年特别是刚入学的阶段对学生的后续

发展十分重要。对此，高校可安排专门的导师、辅导

员或是有类似成长经历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那些已

经获得学业成功的专项生），通过创造平等、健康的对

话空间和契机，帮助专项生正确理解自己的特点，挖

掘自身的闪光点与潜质，正视自身的不足和可能发生

的问题，为自己的成长路径制定合适的策略。

其次，在专业师资的指导下开展团体心理互助，

增强专项生的校园归属感。专项生不应成为大学中

的边缘群体，他们也是重点大学不可或缺的有机分

子。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涉及的三所高校农村生源

比例较高（B校、C校均在40%以上），具有劣势背景的

专项生并不觉得自己是大学中的少数群体，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他们的群体隔离意识。有研究强烈建议应

使用互助小组的形式来缓解“负担综合征”，通过与其

他人的相互倾诉与情感分享，帮助经历者卸载压力[30]。

对此，高校可以在专业心理教师的指导下，开展适宜

的朋辈心理互助活动，帮助同学们（无论是专项生还

是其他学生）正确认识“负担综合征”，鼓励大家分享

自己的经历，敞开心扉、相互理解，让学生卸下心理负

担。同时，应鼓励专项生通过参与学生社团、担任学

生干部、从事志愿服务等途径融入丰富多彩的大学生

活，增强其非认知能力和校园归属感。

再次，营造积极的“正反馈”舆论环境，助力专项

生的信心树立。积极正向的舆论环境与语言表达有

利于学生摆脱“负担综合征”，如鼓励他们相信“我会

在这次考试中表现出色”，而非“我如何在这次考试中

避免失败”，让他们学习如何接受正面反馈，使他们相

信自己有足够的才能应对挑战[15]。诚然，短时间内很

难转变社会舆论中对专项计划和专项生的质疑，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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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笔者所相信的那样，专项生也有自己的优势，并且

他们原本的高考成绩差距在日益缩小，可以通过舆论

宣传与专项生的榜样树立等方式，营造一个积极向上

的“正反馈”舆论环境，帮助专项生摆脱刻板印象、树

立信心，从而避免自卑等负面心态的形成。

最后，做好专项生成长发展跟踪，引导他们正确理

解学业失败。不可否认的是，专项生仍然存在学业准

备不足等问题，对这一群体学业表现方面的跟踪和预

警尤为重要，同时高校更应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学业失

败。1960年，伯顿·克拉克[31]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冷却

功能”（The Cooling-out 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即高等教育的一项合理功能是将学生的注意力逐渐

从无法实现的目标转向他们力所能及的成就，以减轻

失败给他们带来的打击。在高等教育的“冷却”过程

中，那些在入学测试中成绩不佳或在课堂上表现不好

的学生可以增加补习课程，并由辅导员提供咨询，重

新进行发展规划。借鉴这一理念，对于容易发生学业

问题的专项生而言，重新审视并制定自己在重点大学

的学习目标与发展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允许他们

进行合理的专业流动，将自己从过高的个人预期与同

伴压力中解放出来，聚焦于那些可以实现的发展目

标。同样对于高中教育而言，应当建议学生报考与自

己能力相适应的大学，避免因升学等动机而产生过度

投机行为。

注释
①在中文的语境下，该术语被翻译为“负担综合征”“负担症候群”

（综合征、症候群是医学上的专业术语，代表了一系列相关症状或

特征表现的合集），有时也被直译为“冒充者综合征”“冒名顶替现

象”等。笔者认为，使用“冒名顶替”存在明显歧义，并不符合原概

念中性的表述，故建议使用“负担综合征”的表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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